
设计之类的工作也可以胜任。选择倒是很多，却仍然觉得没有

一个特别合适。直到偶然去了一家餐厅，餐厅里碰巧在举办器

皿的展览，器物家具上细腻的木质纹路和雕刻痕迹，猛然撞进

了毛冠帅的心里，这一刻成为了他被木头吸引的一瞬间：“我

最早入门木雕，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痴迷于一些家具设计

师。我最早知道的家具设计大师，是汉斯·瓦格纳，我到现在都

很爱他的家具。有人说他的家具是家具中的艺术品，但还是家

具。相比之下Pierre Jeanneret的家具，就像是艺术品中的家

具，种种历史原因，P.Jeanneret的家具看起来是那么感性。那

种画风，拿到绘画里来说，就是有画味。”

这次偶然的经历之后，毛冠帅开始尝试着自己做木制食

器。首先做木勺，勺子的工艺相对简单，需要极大的耐心。没

有想到，勺子做完之后不久，就有人愿意购买，他第一次发

现，自己的作品可以获得别人的肯定，能够卖出去，那么，也许

可以长期地继续下去：“当时想过做一个手工木器的品牌，取

了一个名字，叫作‘怪兽木记’。‘怪兽’是我的绰号，这个名

字很容易记。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开始正式地做自己的工作

室，进了很多木材，注册了商标，和以前的‘小打小闹’完全不

同。”

工作室的主要作品是木制食器，松鼠勺、树叶盘等等都

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承担着维持生活支出的重任。闲暇时

分，雕刻小的人像，灵感多半来自于自己的潜意识。有时，一觉

醒来，梦境中的场景和人物，都会成为雕刻的灵感来源。

在这段时间，毛冠帅认识了策展人“老爷”。“老爷”是个

收藏家，在上海有自己的一个小空间，在他的支持下，2016年

5月，毛冠帅就有机会开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展览，展出了“怪兽

木记”中的一些木器，另外还有人像、动物。这其中就有“消失

的人”：“也许是认识了我的策展人的缘故，他是个收藏家，对

艺术品与艺术市场的把握，对我影响很大。我自己也是从小

就学画画，但以前，我一直觉得艺术这条路非常遥远。从那次

展览以后，我觉得自己的兴趣从食器转到了艺术创作方面，我

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问题了，可以用做食器的积累，来维持艺术

的梦想。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16年的11月份，我彻底停止

了做食器，全身心投入到木雕艺术创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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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木头的眼，让时间停下来
【文/董群力   图/受访者提供】 

在时间之外凝视它们	

从做木制食器到如今的木雕艺术创作，毛冠帅的作品挺

多，但从来不接定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太爱做重复

的作品，因为对他来说，这太理性了：“我有一些作品，一些

藏家都希望我可以复制制作，但很多时候，我对此并不感兴

趣。原因可能是在创作第二件的时候，变得更加理性了，因为

已经有一件先例可以参考，你根本无法完全摆脱这样的制作

经验，所以，再做第二件同样的作品时，变得一下子理性起来

了，又像是做数学题，让我觉得失去了挑战。”

可是，其中有一件作品相当特别，毛冠帅不仅复制了

它，还重复地雕刻了几百次。他将这件作品取名为“消失的

人”，用相对静态的木头，表现动态的瞬间，这显然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过程中需要删减许多多余的内容，最终留下基

础的表达。

毛冠帅把自己对于人与人关系的思考，融入到这件作品

中，并浓缩成短短一瞬。这个彷徨在消失的一瞬间的人，就像

是无数从生命中离开的人一样，无论哪一刻，人的情感都是生

命里最重要的事情：“用雕塑的形式把这些脆弱、易逝的光景

和情感记录下来，不就是把时间停止在这一刻吗？我很享受

作品完成后，我远远地观察着它们，仿佛作品所处的那个玻

璃罩中的时间停止了，而我在这之外凝视着它们。”

艺术梦想的重生

4岁开始画画，后来，又学中国画，学了很多年，毛冠帅学

画的时间远远超过雕刻的时间。如果小时候有人问他，长大

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恐怕会得到毫不犹豫的回答：画家。可

是，在他当时的理解中，他从未把画家归入到艺术家的范

畴，甚至很多年之后，仍然觉得艺术这条路离自己实在太过

遥远。

2013年，大学三年级，毛冠帅开始思考毕业以后要做什么

样的工作。首选是成立一个独立的工作室，从小学画画，可以

考虑成立一间画室。因为大学里学的是环境与艺术专业，室内

《烈日》

烈日下，青蛙的焦灼和植物的嫩绿成为鲜明的对比。这不就是生活的另一种表达方

式吗？有时焦头烂额，却总是充满希望。


